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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萍也是父亲早年的学生。 他因后

来赴外地升学及参加革命活动而数十年

未通音讯。 上世纪 80 年代，他到上海出差

时打听到我家住址 ，立即前来拜访 ，时任

国防科工委副政委的他见到父亲立即致

以一个军礼 。 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述 ：

“五秩流光若逝川，重亲謦欬浦江边。 ”此

后他每次到上海，都要来看望父亲。 看到

父亲居家局促，他虽已年逾花甲，还在各

政府机关奔走不息，了解相关政策。 多亏

他的不懈努力， 我们家才得以迁入新建

的公寓中。

还有不得不提复旦大学哲学院的吴

晓明教授。 他不是父亲的研究生，从事的

专业也不同 ，但上世纪 80 年代 ，有好多

年， 他几乎每周都要从江湾复旦大学到

宛平路我家， 与父亲谈古论今 ， 讨论书

法。 此后吴晓明一直把我父亲看作自己

的老师， 父亲的许多诗词联语他都能熟

记于心。 2000 年时任哲学系系主任的他

主持举行父亲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 ，并

在会上宣布哲学系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

协作出版凝聚了父亲数十年心血和辛劳

的遗著《秦史》。去年，吴晓明又和他的学

生、 现任复旦大学哲学院院长的孙向晨

教授一起，发起并推动成立了“王蘧常研

究会”，开创了对父亲学术成果与书法艺

术成就全面研究的新局面。

师从沈曾植，又问业于
康有为、梁启超

回想起来，父亲与他学生之间情深意

长的关系绝非偶然，其实这正是他与他的

老师之间深厚情谊关系的传承。 在父亲的

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位老师的影子，

以及他对老师的敬重。

父亲先后师从沈曾植、 唐文治先生，

又曾分别问业于康有为、梁启超先生。

沈曾植先生为父亲的外族叔祖父，号

寐叟，父亲称其“四公”。 他博古通今、学贯

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被誉称“中

国大儒”。 父亲 18 岁那年，寐叟先生自上

海回故乡嘉兴。 父亲早就听说沈老的盛

名，对他敬仰如泰斗，从此经常荟集疑难

问题及治学之法向老人请教。 寐叟先生所

说的“凡治学，毋走常蹊”，父亲终身不忘，

其后纂写秦史，书写章草，独步一人，都渊

源于此。 大约在父亲向寐叟先生拜师两年

后，老人便去世了。 父亲十分悲痛，书挽联

痛悼恩师：

海天留万丈光芒公原不死

薪火传千秋学业我又何堪

父亲对寐叟先生一直眷念不忘，曾竭

尽心力编写 《沈寐叟先生年谱》， 数易其

稿，最后成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父亲与康有为先生的首次会面是在

沈曾植先生的沪寓。 当时父亲才 19 岁，他

带了临写的《爨龙颜》碑文去请沈老教正，

正好康有为先生也在座。 当他得知父亲带

了书法习作请 “四公 ”批改时 ，便对沈老

说：“四兄，让我来代劳吧。 ”南海先生（因

康是广东南海人， 所以世称南海先生）看

了父亲的习作，连连叫好，一口气批了 48

个圈， 并回头对沈老说：“咄咄逼人门弟

子。 ”沈老听了，脸色一沉，说：“休要长了

少年人的骄气。 ”原来南海先生引了宋代

赵庚夫题曾几《茶山集》的诗句，将沈老比

作曾几，而把父亲比作陆游。 而且诗中“咄

咄逼人” 四字又是卫夫人形容王羲之的

话，这是又把父亲比作王羲之。 因此，沈老

觉得过分，便发话阻止了。

父亲始终尊南海先生为师。 南海先生

论述书法的名著 《广艺舟双楫 》，父亲常

置案边 ，不时翻阅 。 在书法理论、执笔运

笔以至选帖择碑等方面，父亲都觉得受教

益多。 1988 年，康有为先生的女儿康同环

女士以耄耋之年从香港到上海，来我家看

望父亲。 康同环女士回香港后又来信告

诉父亲说， 香港中文大学将举办南海先

生遗作展览，请父亲为此题词。 父亲当即

书联以颂：

万木风高，际海蟠天终不灭；

一言心许，铭记镂骨感平生。

然父亲又感意犹未尽，觉得南海先生

著作等身，最脍炙人口者为《广艺舟双楫》

及《大同书》两种，所以复作一联云：

尊碑广艺舟，金鍼天授 ，纲举目张十

七日；

大同称宝典，玉音神会 ，薪尽火传三

千年。

次年，康同环女士来函告称 ，以上两

联将在香港中文大学展出，前一联还将刻

于康有为先生墓门。

此后，祖父又命父亲问业于梁启超先

生。 梁启超先生号任公，因戊戌变法而与

康有为齐名。 祖父与他同年中举，因此父

亲称他年丈。 梁启超先生有天下大名，父

亲多次向他请教子学与史学。 梁先生曾面

教说：“中国之史，但如刻板，某日有某事

而已。 至事之何以生，远因何在？ 近因何

在？莫能言也。其影响何如？莫能言也。故

汗牛充栋之史书，真无生气之可言。 汝喜

历史，能知其蔽乎？ 能毅然立志一新其面

目乎？ ”父亲认为他几十年后为学生讲儒

学，“犹无以易此也”。 梁启超先生又为父

亲论先秦诸子，以为必先明流派。 父亲认

为他后来撰写《诸子学派要诠》及《先秦诸

子书答问》，“皆造端于此”。 甚至“他日立

志拟作秦史，妄欲于旧史陋习有所刷新”，

也实由梁启超先生“高论启发之”。 父亲对

梁启超先生一直十分敬重。 1958 年，戊戌

变法 60 周年， 父亲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

邀，抱病编著《梁启超诗文选注》，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出于对梁启超先生的崇敬与

感激之情。

受教于唐文治先生“至

深且大”

唐文治先生曾先后赴英国、 比利时、

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考察教育事业，

见多识广，明世界之潮流，非一般耆宿硕

儒所能望其项背。 他于 1907 年担任上海

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

监督，即校长，任职 14 年，成绩卓著。 唐文

治先生的道德文章，给了父亲一生的深刻

影响，他终身事师如父，连与我们家人谈

话都从不直提老师的名讳。 说起父亲师从

唐文治先生，不得不提父亲年轻时参加的

两次“高考”。

父亲中学尚未毕业 ， 因病休学了两

年。 等病好后，年龄已大，我的祖父和伯父

就开始考虑让他报考大学。 此时正值杭州

法政大学招生，祖父便要他去投考。 父亲

心里不愿意，但父命难违，勉强赴试。 据他

自己回忆：“作文题为‘述志’，我乃借题发

挥，极言不愿从宦海中讨生活，又备论其

风波之险恶。 ”“得官则其门若市，失官则

门可罗雀，人情变幻，尤所难堪。 吾父吾兄

已备尝之矣，我能继其覆辙乎？ 乃所愿学

孔子之教人与孟子之得天下英才为乐。 今

违愿而来试，则以父兄之命，如能玉成，幸

甚幸甚。 ”那时法政大学的校长是伯父的

故交，因此祖父叫伯父走访，询问是否录

取。 校长便出示父亲的考卷， 边笑边说：

“从来试卷，无此奇文！余将成全令弟。 ”伯

父大出意外，然也只能苦笑而已。 这第一

次“高考”就让父亲自己给“搅黄”了。

1919 年秋，唐文治先生在无锡创办国

学馆（后改名为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简称

无锡国专）。 父亲当时顾虑录取不易 ；即

取，又恐引入宦途，有难色。 祖父便正色

说：“唐先生天下楷模，汝乃不乐为其弟子

耶？ 毋自误！ ”不得已，父亲就参加了他的

第二次“高考”。 当时招生名额只有 24 人，

报名的却有 1500 多人，录取比例为 60 几

个取一个，这个比例今天看来都是相当高

了。 试题两个：一是於缉熙敬止论；二为顾

亭林先生云拯斯民于涂炭 ， 为万世开太

平，试申其义。 父亲一考而成，以第一名的

成绩被录取。 自此，父亲成为唐文治先生

的学生。 父亲认为他在无锡国专时受教于

唐文治先生“至深且大”，他后来的学术研

究“稍有成绩，多为唐先生之所教”。 毕业

之后他留校任教， 开始了长达 60 年的教

书育才生涯。

1938 年以后无锡国专在上海 “孤岛”

复校，唐文治先生因年迈体衰，无锡国专

实际上的校务和教务几乎全由担任教务

长的父亲一人肩负。 对于老师的嘱托和信

任，父亲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即使经

费支绌，困难丛集，始终殚精竭虑地思考

如何办好学校。 他深知培育人才端赖名

师，所以先后延请了许多热心教育而又卓

然成家的学者 ，如周予同 、周谷城 、蔡尚

思、朱东润、张世禄、胡曲园、王佩诤先生

等。 只要看一下这份名单，就可以知道父

亲当时聘请的都是造诣极深的一时名流。

曾有人如此评价无锡国专：“中国近代教

育史上， 无锡国专是个很特别的学校，它

规模不大，历史不长，却有着堪比西南联

大的教师阵容，学生在那里接受到第一流

的学问，体悟到第一等的境界。 ”

1954 年唐文治先生逝世。在唐老先生

病情日趋严重时， 曾语重心长地对父亲

说：“将来条件允许， 无锡国专应力求恢

复。 此乃关系到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长久

大计，非一校之存废而已。 ”后又握着父亲

的手嘱托：“复校大业，全靠老弟了！ ”唐先

生的临终遗愿，父亲 30 年未曾或忘，曾言

“惟此复校一事常至形诸梦寐”。 到上世纪

80 年代，父亲觉得恢复母校有望，耄耋之

年，殚精竭虑，极力推动。 1982 年秋，父亲

在校友会上提出纪念老校长唐文治先生，

宣传校史，呼吁复校。1983 年，国家教委一

位领导在古籍整理会议上说最好在上海

或无锡开辟国专那样的学校，对整理古籍

是有裨益的。1984 年父亲写信给原无锡国

专同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

周谷城先生，谋求支持复校大业。 1987 年

4 月，《国专校友之声》创刊，在创刊号上登

载了父亲会同校友及学术界名流蔡尚思、

张世禄、胡曲园、陈千钧、陈子展、朱东润、

蒋天枢、顾廷龙、苏渊雷、梁漱溟、饶宗颐

等 43 人共拟的《恢复中国文学院（原无锡

国学专修学校）缘起》，向社会各界吁请支

持。 同时，父亲又为此致函复旦大学谢希

德校长，谢校长接函后曾亲自来我们家与

父亲晤谈。

虽然复校之事后来未有进展，直至父

亲去世，遗愿未遂。 但从中我们深切地感

受到父亲那一代人师生之间的深厚感情，

对老师是那样尊重、感恩，对学生又是那

么信任、爱护。 这些，正是他们那一代人，

以及他们的老师和他们的学生所拥有的

极为珍贵的人文精神。

荨王蘧常为尊师唐文治先生

纪念堂建立和重修竣工分别

撰写的对联。

茛唐文治先生晚年照片。

荨著名园林学家陈

从周 （中 ）出席老师

王蘧常 90 寿诞的庆

典（前排为王蘧常和

他的女儿）。

荩王蘧常和学生

冯其庸一起阅览

《十八帖》。


